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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持续的旱灾引发了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严重危害了
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在那个“粮食就是生命”的特殊时期，每一粒粮食都显得尤为珍贵。本期《许昌往事》通过
老一辈人的视角，带大家走近那段苦难的历史。

听老一辈人忆苦思甜（上）

食物匮乏的年代，粮食就是生命
□ 记者 樊倩影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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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金和敏：“如果不是实在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1955 年出生的金和敏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人。
虽然生在城市，但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金和敏仍
连连摇着头说：“苦啊！”

金和敏说，1959 年，食物骤然短缺，“吃”成了
一个“人命关天”的话题。“我 6岁时的一天，奶奶带
着年幼的我去食堂吃饭。突然，一个人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从隔壁饭桌客人碗里抓起一把饭就往嘴
里塞。奶奶看见后，赶紧一手端起桌上的饭碗捂到
怀里，一手搂住我。”金和敏说，“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人们经常遭遇食物被抢的事情。如果不是实在
太饿了，谁会放下尊严去抢食儿呀？

那时候，城里人每人每月 13公斤粮食。起初，
人们可以领到 70%的好粮、30%的杂粮。“三年自然
灾害”时期，粮食供应不够，就变成了 30%的好粮、
70%的杂粮。“俺家是每月 4号去粮店买粮食。每到
月底，奶奶就掰着指头算距下个月买粮还剩几天。”
金和敏说。为了让一家人多吃一口，“精明”的奶奶
在生活中总结了很多有关吃的经验，还会把金和

敏和姐姐去田地里挖的野菜省下来一部分晒干
了储存起来冬天吃，也会在春节时买几斤

肥猪肉炼油吃，把油渣剁碎掺点儿
红薯秆包包子或饺子改

善生活。买不
来

好猪肉，奶奶甚至低价买“米猪肉”炼油吃。但无论
其奶奶如何在吃上精打细算，仍挡不住正长身体的
晚辈对食物日渐增大的需求。金和敏永远也忘不
了，年仅 8 岁、饿得面黄肌瘦的姐姐有一天对奶奶
说：“奶啊！你啥时候能给我烙个馍吃？”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不饱是一种普遍状态。
一个老邻居、当时在实验中学教书的老师说，她带
着学生在地里干活儿，饿得实在没力气，看着地里
的土疙瘩，心想，如果这些土疙瘩变成馍，那该多好
啊！

“我的老伴儿也经常给我絮叨小时候因为
吃挨打的事情。当时，年仅 6 岁的他因为
太饿几乎一口气喝掉全家人一顿饭
而被妈妈、姐姐、弟弟打。”金和
敏苦笑着说，“每次老伴
儿絮叨这些，我都感
同 身 受 ，可 孩
子们却像
听

故事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没挨过饿，不知道饿

的滋味，也根本认识不到粮食对人
有多重要。我认为，不仅要杜
绝餐桌上的浪费，还要
杜 绝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有 的 浪
费。”

“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个最
困难的年代，谁又会刻骨铭心
地体会到饿是啥滋味？”提起

“三年自然灾害”，70 岁的王平
均老人神色凝重，眼睛望向了
远方。

“我上小学时正好赶上‘大
饥荒’。在这之前，人们还是能
吃饱的。还记得 1958 年粮食
丰产，老师带领我们去地里刨
红薯。我们把大个儿的红薯拉
回家，小一点儿的看不到眼里，
就索性在地头挖个大洞埋了。”
王平均回忆说。1959 年年初，
其所在的生产队和另外一个生
产队的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大食
堂。在大食堂，人们吃得最多
的就是红薯。早饭、晚饭就是
蒸红薯，午饭是汤杂面条，基本
能吃饱。年幼的小孩儿调皮不
懂事，拿着吃不完的蒸红薯往
墙上摔着玩。然而，到了 1959
年下半年，食物骤然紧缺，“吃
不饱”成了一种常态。为了填
饱肚子，人们把埋在地里的红
薯挖出来吃。此时的红薯早已

发酵，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王
平均说，每天一到吃饭的

时候，他就抱着一个
黑 色 的 陶 瓷 罐

子 去 食 堂
打 饭 。

红

薯面稀饭和黑窝窝头是常吃的
食物。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
黑窝窝头是麦糠和高粱米掺和
野菜蒸成的。1961 年，连这些
食物也吃不上了，村民们开始
吃树叶、野菜。

提起那时候常吃的野菜、
树叶，王平均如数家珍。“面条
菜、毛妮菜、扫帚苗口感清甜，
鸡冠菜、刺角芽口感苦涩，榆树
叶和槐树叶相对好吃点儿。杨
树 叶 和 柳 树 叶 就 没 那 么 好 吃
了，吃的时候得先煮一遍，再泡
一晚，去除苦味才行。”王平均
说 ，树 叶 吃 光 后 ，人 们 就 吃 树
皮，一米多高的榆树皮都被饥
肠辘辘的人们剥下来煮了吃。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村里的老
人十之八九都得了浮肿病，两
条腿肿得明光发亮，一按下去
就是一个大坑。

让王平均记忆最深的是，
其 5 岁多的二弟总跑出去扒麦
秸 垛 ，找 到 个 麦 粒 赶 紧 塞 嘴
里 。 为 了 让 肚 子 里 多 一 口 食
儿，王平均经常去牲口棚里偷
吃喂牲口的豆子饼和棉籽饼。
饼子嚼在嘴里特别香，大大的
一块三五口就吃完了。

“如今，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丰富多样，可父母和我们这辈
人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作风。90 多岁的老父亲至今仍
保留着吃完饭用开水涮了喝掉

的习惯。”王平均说，不忘苦
难，忆苦思甜，会让人们

更加珍惜现在来之
不 易 的 幸 福 生

活。

71 岁 的 陈 志
刚有6个兄弟姊妹。俗
话 说 ：“ 半 大 小 子 吃 穷 老
子。”在那个粮食严重匮乏的年
代，填饱肚子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尤其是对于陈志刚那样的众口之家，
吃饱饭就成了一种奢望。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平定街上，父亲在市
邮电局工作，母亲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俩人加起来
有一百元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
即使这样也扛不住我们家八张嘴吃饭。”陈志刚说，在他的
记忆里，其母亲总是把装着馍的竹篮用钩子挂在房梁上，
嘴上说是怕老鼠偷吃，其实是怕他们半晌把馍吃完，吃饭
时没得吃。

1958 年，其母亲在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大食堂，陈志
刚就和几个孩子去北关大街截拉红薯的马车。“那时候，
农民们拉着大车的红薯往城里送。俺们只要写个条子
说哪儿需要，他们就把整车红薯送给俺。但到了 1959
年，再也见不到农民拉着整车红薯进城了。”陈志刚说，
由于粮食紧缺，大食堂里供应的红薯面稀饭非常稀，三
个哥哥经常喝四五碗仍吃不饱。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是普遍的状态，更是一种
蚀骨的滋味。1960 年的一个星期天，11 岁的陈志刚带着
年幼的弟弟、妹妹在家玩耍。快到吃饭时间，弟弟、妹妹
嚷嚷着肚子饿，隔壁的老奶奶建议他带弟弟、妹妹去找
父亲。那天中午，他们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吃了顿饱饭，
父亲却饿了肚子。

陈志刚说，那时候不光缺粮食，副食品也缺，大街上
根本没有卖吃食的小摊位。也就是说，即使手里有钱也

买
不 到
水 果 、点
心这些副食。

陈 志 刚 10 岁
时 ，其 父 亲 带 他 去 田
里挖“搬藏”（田鼠），从田
鼠嘴里抢食吃。秋收后，地里
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其父亲和他
扛着铁锹、提着竹篮来到一片豆地，找到像老鼠洞一样
的洞口就顺着挖下去，把窝里的粮食都掏出来。“那次收获
还不错，挖出了几斤豆子。回家后，母亲反复淘洗、晾晒，
这些豆子成了我们的盘中餐。”陈志刚说。

1968 年，作为许昌的第一批下乡知青，陈志刚到了郏
县渣园公社十里铺大队。此时，人们已经勉强能吃上饱
饭。人们会聚在一起熬菜粥、吃黑窝窝头“忆苦思甜”。陈志
刚说，往事已矣，但往事不应被遗忘，相反应为世人铭记。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连树皮都被人
们剥下来当食物。资料图片

“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被迫逃荒的人们

资料图片

70岁的王平均：
“5岁的二弟饿得扒麦秸垛，

找到个麦粒就塞嘴里”

71岁的陈志刚：
“父亲带我到田地挖‘搬藏’，

从田鼠嘴里抢食儿吃”


